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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迁都香港动议 

《 国际金融报 》（ 2014 年 09 月 15 日第 24 版） 
 

本报记者 唐逸如 

 

世贸组织日内瓦总部 

 

在香港的历史上，贸易一直是香港发展的主题。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一场贸易战，清政府战败后在

1842 年与英国签署《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此后，香港逐渐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的贸易和生产中

心。二战后，正是贸易带动了香港经济的急速发展。如今，越来越多西方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设在

香港，有些甚至将全球总部设在这里 

    2003 年，英国人威廉·范伯根只有 23 岁，刚刚从曼彻斯特大学毕业。在此之前，他从未

到过中国，也从未学习过中文。只是因为听从了一位中国同学的建议，他决定前往中国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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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范伯根的第一站是广州。当时，正是 SARS 肆虐中国的时刻，而广州是重灾区。当大部

分外国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时，威廉·范伯根却乘机买了一张便宜的机票飞往中国。当时他身上只怀

揣着大学期间攒下的 6000 英镑。 

  除了非凡的勇气和梦想的激励之外，对于威廉·范伯根而言，巨大的中国海外教育市场才是他

这次冒险的主要目的。如今，威廉·范伯根所创立的教育培训机构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在上海、北

京、成都、深圳和牛津设有分公司。 

  “世界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亚洲，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潜力巨大。在英国，教育市场已经非常

成熟了，我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威廉·范伯根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威廉·范伯根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而这正成为目前 WTO 研究者们

热议的话题。毫无疑问，WTO 目前的发展陷入了困境。明年是世贸组织成立 20 周年。在这 20 年

当中，光是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就用了 14 年，但至今一无所获。 

  在研究者看来，多哈议程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格局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但在 WTO 决策

者的眼中，仍然只能看到简单的线性因果表象。由关贸总协定演变而来的世贸组织仍坚持上个世纪

的思维。 

  对此，专家们也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他们大胆提议将 WTO 迁址中国香港，以适应时代的

变化。然而，WTO 目前的困境真的能靠迁址解决吗？如果迁址的话，中国香港是不是一个好的选

择？此举又会给中国内地带来哪些影响？ 

  WTO“迁址”历史 

  这并不是 WTO 第一次试图“搬家”。1995 年世贸组织成立时，就曾要求瑞士为发展中国家成

员在住房等领域提供方便，否则考虑“搬到费用较低的国家”。日内瓦市政府不惜以“为贫穷成员

免费提供住宅”等优惠条件“挽留”了世贸组织。 

  2007 年，WTO 的高层再次放出风来，称 WTO 总部可能迁往香港或者新加坡。原因在于日内

瓦不堪忍受的高物价。 

  自 1995 年成立以来，WTO 总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在一栋紧依日内瓦湖的办公楼内办公，这里

是瑞士寸土寸金的地段。但随着 WTO 成员国的不断增加，这栋办公楼已经无法容纳总数超过 700

名的全部工作人员，大约有 100 多人不得不在临时办公地点上班。 

  当时，新上任的 WTO 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向瑞士提出扩大建筑整体规模，从而能够将所有

工作人员集中办公的要求。扩建工程将会花费 3 亿至 4 亿瑞士法郎，WTO 方面希望瑞士政府能提

供财政援助。但瑞士联邦委员会只肯提供总额 3.5 亿瑞士法郎、长达 50 年的无息贷款的方式替代集

中办公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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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WTO 放出狠话：“如果瑞士联邦委员会不能满足要求，WTO 总部就将与新加坡或香港

商议一个能够安置其所有工作人员的‘解决方案’。” 

  终，瑞士为了维护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的盛名而妥协。2011 年，占地 13000 平方米，

造价 5500 万美元的 WTO 行政大楼扩建工程正式开工。去年 6 月，拉米宣布“所有 WTO 的工作人

员都能团聚了”。 

  经济重心东移 

  然而这一次的迁址，事情却不那么简单。让·皮埃尔·莱曼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名誉教

授，也是依云集团的创始人。作为一个全球知名的企业家，莱曼对于稍纵即逝的商机总是有着 敏

锐的嗅觉。在他看来，国际贸易的格局已经改变，世界的中心正在东移。 

  “虽然美国和欧盟仍将是全球主要市场，但 21 世纪国际贸易的主角将是中国，以及其他亚洲

经济体，包括韩国、日本、印尼、越南、泰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等东亚市场，以及印度和

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莱曼如此分析。 

  这意味着，国际格局再也不像 20 世纪那样以欧洲为中心。而 WTO 及其前身 GATT（关贸总协

定）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 

  初，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设想是在 1944 年 7 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的。当时，政治家

们希望在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时，成立一个国际性贸易组织，从而使它们成为二

战后左右世界经济的“货币-金融-贸易”三位一体的机构。 

  1947 年联合国贸易及就业会议签署的《哈瓦那宪章》同意成立世贸组织。然而由于美国的反

对，世贸组织未能成立。同年，美国发起拟订了关贸总协定，作为推行贸易自由化的临时契约。 

  自 1919 年“巴黎和会”决定成立国联并将国联总部选址在日内瓦以来，众多国际机构和非政

府组织先后纷纷在此落户。当时，关贸总协定的办公室就选址在日内瓦的“劳工大厦”，与国际劳

工组织和联合国难民高专公署共处一室。 

  如今，国联的旧址仍在日内瓦，但时代已经截然不同。前两个世纪的全球经济主要由少数几个

西方大国和日本所垄断。21 世纪则出现了几个亚洲经济强国，贸易本质正在改变， 显著的特点是

全球供应链已经主要集中到东亚。 

  莱曼指出，在亚洲建立一个国际贸易机构是恰当之举，该机构将负责制定贸易规则、进行贸易

协商、研讨和纠纷解决。“亚太经济圈充满活力，在动荡中发展，如果能更接近这个地区，世贸组

织成员国、其代表以及世贸组织秘书处都会从中大大受益”。 

  事实上，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的趋势并不是 近才出现的。早在两年之前，全球著名管理咨询公

司麦肯锡发布的报告则就准确地描述了这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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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肯锡报告指出，直到 1700 年，中印两国占据全球经济的 60%。但随着英国和美国工业革

命，其生产力快速提高以及城市化加大，世界重心向西转移。如今，中国爆炸性增长，以及其他亚

洲国家经济也不断发展，这一重心又开始向东转移，回到原来的起点。 

  报告称，从 2000 年-2010 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正在以每年 140 公里的速度移动。这一向

东移动的速度是自公元 1 年以来 快的速度。特别是从 2007-2010 年间，随着发达国家因衰退而经

济增长停滞，发展中国家一路继续挣扎，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移动更是提速。这４年间，重心向东

南移动的速度接近 507 公里。 

  超前与落后 

  一个值得提出的疑问是，既然早在 2000 年全球经济重心已经开始东移，那么 WTO 是否需要在

此时迁址以适应此种变化？ 

  为此，《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他看来，

现阶段 WTO 不必迁址，因为亚洲目前还没有一个如同瑞士那样永久中立的地方。“简单的迁址并

不能解决 WTO 目前遇到的困难，倘若考虑不周，反而可能造成新的问题”。 

  日内瓦国际研究所教授塞德里克·杜邦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WTO

目前的僵局和其总部在何处并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印度，或者美国不愿意前进，那么他们在哪里

谈判都是一样的结果。” 

  毫无疑问，目前 WTO 的发展遇到了困境。7 月 31 日，印度政府拒绝履行《贸易便利化协

定》，该协定于去年 12 月在印尼巴厘召开的 WTO 第九次部长级会议上通过。按照协定条款，

WTO 成员需要在今年 7 月 31 日前，在全体一致同意的基础上通过该协定议定书，将该协定正式纳

入到 WTO 规则体系中。 

  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间越来越明显的分歧，才是多哈回合谈判久不

能“修成正果”的关键。 

  按照 初的框架，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应包括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权、规

则、争端解决、贸易与环境、贸易与发展等 8 个方面，兼顾贸易自由化和贸易发展两大因素，前者

是发达国家所更关注的，而后者则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关心的问题。 

  2004 年 8 月 3 日，WTO 理事会达成的《多哈回合框架协议》曾被认为是 重要的阶段性成

果，但这一协议主要包括农产品贸易、非农产品市场准入、发展、服务贸易、贸易便利化五部分，

市场开放的分量更加突出。 

  在此后的多哈回合谈判中，经常形成以美国等 12 个工业化国家为一方，中国、印度和巴西三

个新兴大国为另一方，针锋相对的博弈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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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高树超分析了多哈回合谈判

的困局。 

  “一方面，新兴国家认为类似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议题过于超前，对此不感兴趣；另一方

面，发达国家早已将贸易谈判的重心转移到劳工标准、气候变化等方面，认为多哈回合谈判的议题

太落后。”高树超告诉记者。 

  近年来，由于“绿屋会议”制度的取消，导致参与谈判的国家数量大增，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协议的达成。 

  作为 WTO 非正式会议的一种，“绿屋会议”先邀请少数国家成员达成妥协，然后再扩大到全

体成员的制度，一直是世贸组织成员解决争议的惯常做法，并在乌拉圭回合和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

中多次被使用。 

  然而近年来不少小国抗议“绿屋会议”的不透明，要求获得平等的权利。为此，WTO 也在不

断改革“绿屋会议”的模式，将谈判范围扩大到全体 159 个成员国，无疑加大了达成协议的难度。 

  在高树超看来，自从 2008 年旨在寻求多哈回合关键性突破的世贸组织小型部长级会议失败以

后，美国和欧盟逐渐抛弃 WTO 和多边贸易体制，转向区域性的贸易安排。 

  2008 年夏天，印度与美国之间就农业补贴问题产生冲突，导致无法达成一项 终妥协。这次谈

判原本应该终于可以为 2001 年在卡塔尔发起的多哈回合谈判画上句号。自美印陷入争吵，谈判就

停止了。 

  如今，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与亚洲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在近

期推动与欧洲缔结《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而中国也在积极推进上海自贸

区的建设，相比之下，WTO 的发展显得停滞不前。 

  WTO 不会式微 

  多哈回合谈判的屡战屡败削弱了外界对 WTO 框架及宗旨的信心。这是否意味着多边贸易框架

已经衰落，WTO 的未来究竟如何？ 

  对于这一问题，专家们都对 WTO 的未来充满信心。塞德里克·杜邦告诉记者，他认为不能把

WTO 和多哈回合谈判混为一谈。 

  “我多年来一直倡议，WTO 应该尽早结束多哈回合谈判，并反思自身作为谈判平台的角色。

随着加入 WTO 的会员越来越多，谈判的议题也越来越复杂。WTO 必须重新找到自身的定位和功

能，这正是它过去的成功之处，而不是衰落。”塞德里克·杜邦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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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高树超看来，作为世界上 大的多边贸易机构，WTO 的功能不仅局限于贸易政策谈判，

其独特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是世界上其他机构所无法替代的。 

  “TPP 或者 TTIP 这样的自贸区协定无法解决贸易整顿。”高树超斩钉截铁地回答。 

  究其原因，在于双边贸易体系中，争端书上访往往互不相让，同时又缺乏拥有公信力的第三方

裁判机构，所以难以达成妥协。 

  以美国与加拿大签订的北美自贸区协定为例，当出现争端时，协议规定美国和加拿大可以分别

指定一个审议机构，此外双方还能再共同制定一个审议机构。而在 WTO 的多边贸易框架中，发生

争端的两国是不能作为审议对象的。这保证了争端裁决的中立和客观。 

  另一方面，梅新育认为美国绕开 WTO 建立区域性的贸易安排，只是为了侧面突破世贸组织多

边谈判。 

  “世贸组织未来不会式微，因为任何贸易大国都不能离开这个多边组织，靠区域组织满足不了

他们对贸易的胃口。”梅新育告诉记者。 

  事实上，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就曾采用过类似“欲擒故纵”的策略，以掌握区

域经贸协定主导权。 

  1986 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启动，五年后日内瓦乌拉圭回合终期会议磋商续会破裂。美国当即在

1991 年 2 月宣布将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1994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此后的乌拉圭回

合中很多成果是拷贝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高树超的认同，他告诉记者，美国以 TPP 和 TTIP 为突破口，先集合了一群

“志同道合”的朋友， 终的目的是带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新议题回到 WTO。而这一期限，也许是

未来的十年，或者二十年。 

  对中国的影响 

  尽管在现阶段，WTO 迁址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不少专家告诉记者，未来 WTO 迁址亚洲

并非不可能，而中国香港则是首选的城市。 

  在香港的历史上，贸易一直是香港发展的主题。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一场贸易战，清政府战败

后在 1842 年与英国签署《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此后，香港逐渐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的贸易和

生产中心。二战后，正是贸易带动了香港经济的急速发展。如今，越来越多西方跨国公司将地区总

部设在香港，有些甚至将全球总部设在香港。 

  那么，如果未来 WTO 真的迁址香港，会给内地带来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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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树超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如果 WTO 总部迁址香港或者新加坡，给内地带来的好处是

显而易见的。“作为距离 近的大国，中国能够向 WTO 施加影响，比如在推荐人选方面具有优

势”。 

  另一方面，WTO 迁址亚洲也会对其自身的机构文化带来改变。如今，WTO 总部坐落在日内

瓦，其中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基层员工都是来自瑞士或者法国。尽管 WTO 是一个国际组织，但在潜

移默化的文化熏陶中，如今的 WTO 更像欧盟那样的欧洲官僚机构。 

  “香港人工作努力，生活节奏快，或许会给 WTO 带来一股活力。”高树超说。 

  此外，对于 WTO 的发展而言，或许也会获得意外的机遇。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都是

“模范公民”，一旦 WTO 迁址中国香港，那么秉持着东道主观念的中国，自然会对谈判更加积极

主动。 

  2005 年，WTO 部长会议在香港举行。而在此之前，中国政府率先在大连举办了一次小型的部

长会议，并在其中积极斡旋，推动各方达成协议。2005 年的香港部长会议是多哈回合谈判中为数不

多取得成果的会议之一。 

  尽管 WTO 迁址香港会给中国带来不少好处，但同时也存在着风险。梅新育就认为香港不是一

个好的选择。他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如果世贸组织真的迁址中国香港，理论上中国可以增加

影响该组织的机会，但香港的极端主义势力也会借机企图绑架世贸组织，胁迫中央政府，“添乱比

利益多”。 

 


